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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人间小景

世情小说世情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薄薄一本，
在厌倦之前已经读完，却也足够制造一个迷恋
周期。杜拉斯曾经是阅读时尚，一度，如果你
没读过她的作品，简直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
学爱好者，那时候自诩文学爱好者是很高大上
的事儿。

那是1992年，电影《情人》公映，梁家辉
的美臀和珍·玛奇没有抹匀的口红俘获了大屏幕
下的观众。小说原作者杜拉斯特立独行的行为
和文风也一并收割了众多文艺男女，在湄公河
上游成为四十岁王小波的最爱，以及二十多岁
的安妮宝贝的句号。后者文中直接提到杜拉斯
的频率，以及充满句号的文本样式，都源于杜
拉斯的深刻影响。

十五岁半，杜拉斯遇见了一个成年男子，
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男子帮助她家渡过难关，
也成为她的第一个情人。这是小说《情人》的
原形，也是杜拉斯终其一生贴在身上的标签。
她的《情人》，她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她
的 《广 岛 之 恋》， 她 的 《中 国 北 方 的 情
人》……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而有的
人，终其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十五岁半，这个
复杂而又敏感的童年尾声里，中国情人的闯入
是一种拯救，也是一种情感的催化，此后 66
年，她以文字和身体，以酒精和激情，演绎着
杜拉斯式的故事。

小说二十多年前读，不喜欢。现在读，还
是不喜欢。潮湿闷热的小旅馆，电风扇嗡嗡
转出热风，吹干的汗水紧紧贴在皮肤上，黏
腻的气息钻进毛孔……这是我在 《情人》 里
读到的欲望，爱情有时和欲望差不多，但多
少还是应该有所区别吧？杜拉斯让我觉得混
乱，我分明没有读到爱情，那不过是欲望的幻
觉。虽然我和无数个当年的文艺女青年如今的
文艺女中年一样被这句话整得五迷三道：“我
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
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
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
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
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
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
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
容。’”哦，天哪，我的备受摧残的容颜虽然
凋谢，依然残存着花朵的气息和记忆，而那
个走过来的男人，也许发际线后退，但是一
定依然会有着梁家辉的清癯和儒雅，一定目
光温存，一定不会像家里老王那样腆着肚腩
一脸油腻。

这是一个文艺女中年最后的幻想。抑或幻觉。
杜拉斯的美貌在十五岁半之后以加速度衰

老。她说烈酒具有上帝也不具备的功能，甚至
在酗酒之前，她已经有了酗酒的面孔。而十五
岁半的杜拉斯，美丽且耽于逸乐。她洛丽塔的
容颜，像一枚早熟的开始散发出发酵的迷醉气
息的葡萄，葡萄沾着白霜挂在藤蔓上，酗酒的
人远远就嗅到了酒精的气息。因此，她站在湄
公河畔，遇到了她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那
个男人看出我是美丽的，这个我也知道。从他
故意不看我又忍不住侧身偷看的拘谨，我想我

知道他喜欢我，毕竟我年轻漂亮，而且是个美
丽的法国姑娘。”

杜拉斯自我挖掘的大段自语独白塑造出独
特的识别度很高的文字风格，像青春期那些四
十五度角仰望的自以为是的爱情。个性鲜明且
华美。《情人》的魅力还在于一种悲哀的绝望
感，美丽少女和一个成年男子之间沉沦的绝
望，法国小美人和母亲、哥哥之间人伦的绝
望。有什么比一个十五岁半少女的绝望更令人
心碎？绝望的气息像湄公河上的迷雾，无处不
在而又无可救赎。可是这个小小女孩不是我们
以为的腼腆、含蓄、忧伤，甚至诗意，她承认
她是厚颜无耻的，她是自私冷酷的。再也没有
比一个美丽的性感的小女孩的冷酷与厚颜更让
人着迷。

杜拉斯喝了一辈子酒，谈了一辈子恋爱，
写了一辈子不同版本的情人，写小说写专栏写
剧本，玩先锋拍电影搞戏剧，把一个文艺青年
想干的事情都干了一遍，直到82岁在年轻情人
陪伴下去世。她独特的文学魅力，她旺盛的精
力，没完没了刺激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轻
作家和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成为一代人的青春
侵蚀。她说：“即使在死后，我也能继续写
作。”我相信。

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比较通常的写作
路线是以自身生命经验为重要的写作资源。杜
拉斯即是。她的小说都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
即使虚构，也根植于真实的个人生活体验。写
作应该是一种身与心的社会经验体会，所谓的
我手写我心，至于心与身的距离，于写作而言
应是同步的，否则就没有被写作的必要。同
样，切肤之痛如果没有痛彻心扉，会很快好了
伤疤忘了痛，这样的写作亦会沦为粗俗的令人
尴尬的我手写我身，如1990年代曾经流行过一
阵“身体写作”。

我觉得不能让杜拉斯为“身体写作”背
锅，路走偏了，可真不能怪鞋子。

《情人》的幻觉
唐玉霞

二十二年前，我刚结婚时，婆婆才四十多
岁。她中等个头，微胖身材，头发自然微卷，
皮肤偏黑，虽言语不多，却是个很有威信的中
年农妇。

转眼间，婆婆年近古稀，跟年轻时相比，
脸上多了几道皱纹，头上多了一些花发，也多
了几分慈祥。以前非常挺直的身子，有些弯曲
了，看上去让人有些隐痛。都是那些年的生活
重担，使她受尽了苦。

一路走来，我们这对婆媳关系，也由当初
的情敌，演变成今天的母女。

去年12月10日，早上六点多，我与老公去
小区给顾客下窗帘。刚进大门，老公手机响
了，一看是婆婆打来的。说她摔倒了，一只手
动不了，估计伤到骨头了。我们一听，马上停
下活，回家带她上医院。经医生检查，是右胳
膊骨折，需做手术。我们知道做手术会很痛
苦，不知婆婆可能接受。没想，婆婆接受了手
术。术后，婆婆很坚强，麻醉失效后，问她是
否疼得厉害，她总是说不疼，但我知道，婆婆
分明是在善意地扯谎。我看出来并不戳破，
说，要是疼的话，就哼几声。但我自始至终没
听到她呻吟。我知道，她是不想让我们担心，
怕给我们添麻烦。而她越是这样，我就越感到
难过和心疼。

但这种心疼没持续多少天，就让我面临着
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婆婆跟我说，她想出院
后到我们家休养一段日子。听到婆婆的话，我
一怔，说实话，当时心里真的很矛盾，因为那
是我店里最忙的时候，甚至忙得连吃饭都顾不
上。我怕婆婆来了我不能照顾周全，反使她心

里不快。事实证明我多虑了。婆婆在我家很体
谅我，她说知道我忙，不用为她做什么，我吃
什么她吃什么就好了，中午没时间做，就让小
姑子送过来，小姑子和我住一个小区。

那些日子每天早上起床后，我第一件事就
是给婆婆梳头洗脸，然后一起吃早饭。出门
前把电视打开，减轻她的孤独。晚上回家，
我能感觉到她像个孩子般高兴。吃晚饭了，
我先给婆婆盛一碗提前煲好的汤垫个底，然
后才一起吃饭。和婆婆一起吃晚餐是我一天
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们可以边吃边聊，可以
像闺蜜一样说一些事情。我没把婆婆当婆
婆，而是当作个知己，婆婆也没把我当儿
媳，而是当成了闺女。

等干完所有家务，时间也不早了，如果婆
婆最后一集电视剧没看完，我就陪她一起看
会。要是正好也看完了，就给她打水洗漱泡
脚。等她睡了，我才去睡。

对于照顾婆婆，有人说我心肠好，因为那
些年，她们亲眼看见了婆婆对我的不好。但我
以为，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无所谓。

往事已有些模糊，回想起来确实还有点隐
痛，但这都已经过去。我想正是那些年我处处
忍让，不为小事计较，才会让婆婆无所顾忌地
选择来我们家休养，这本身就是对我的信任和
依赖，更是一种认可。这也是我的福气。再
说，百善孝为先，我有什么理由拒绝？更何况
婆婆来到我们家，还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和幸
福，我该感谢有这样的一位好婆婆。

愿天下所有的婆媳都能化情敌为盟友，感
知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陪伴也是幸福
胡金花

竹园年年在壮大，住在小山村的人却
越来越少了。这片老祖宗积攒下来的山，
已创造不了什么价值，人们不再眷念它。
山成了本本上的一串数字，大多时候已被
遗忘，只在每年的笋季才又记起它。那些
还住村里，或已走出去的，周末一个个又回
来了，学老农背一把锄头，上山也只是刨着
玩玩，没人把它当正事干——挖笋累且不
说，一斤才几毛钱，不划算。老一辈人逐渐
逝去，以至于这山，这竹园，村里出钱也没
人愿意守了。都嫌钱少，事多，还不好干。

带着这样一种特殊心情，下班后我又来
到了山上。时近五点，没想到老父亲还在
那。他见我来，说笋不多，随便刨几个吧。
他站着和一路过的老伯聊天，说过会就走
了。可父亲不是来这里挖笋的，他是镇里的
护林员，每年笋季又兼职给村里管笋，已近
二十个年头，从最血气方刚的年纪，一直守
到白头。父亲今年挖不动笋了，连管笋都有
点力不从心。前几日，跟父亲一起管笋的老
搭档来我家，像商量国家大事，诉说今年管
笋的事。父亲说他今年本不想管了，可村里
几次来请，好说歹说，实在没办法。毕竟这
几十块钱一天的活，我们这些人不干，村里
就再找不出第二个了。老搭档连连应道：

“是啊，人讲个情分，他们这么来请，确实拉
不下脸。”父亲去年胃部做过大手术，化疗八
次，身体不好，这他比谁都清楚。我本想劝
说几句，但话到嘴边又止住了。父亲又说：

“我这身体也跟他们说了，像以前那样满山
追着人跑，是做不到了。以前不论下多大的
雨，都在竹园守着，今年也不行了。不过好
在我俩聊得来，知根知底，也不斤斤计较，坏
里还算好。”老搭档道：“是啊，钱少累点也就
算了，就怕遇到刺头，那真拿他们没办法。”

这时他们诉说起种种往事，遇到偷笋
的，说他一句立马走的，已算良民。要是跟
着他屁股说一阵子，会听的，这也不赖。最

怕那些刁民，你一说，他不理你，你再说，他
急了，仿佛被偷的是他家的东西，暴跳如雷，
恨不得要动手揍你。一个倒还好对付，两个
管笋人在山上一喊，两人一包抄，他见自己
势单力薄，又理亏，立马怂了。最怕的就是
一大群的，他们人多势众，压根不怕你！你
夺他的笋袋，你恐吓他，你驱赶他……你方
法用尽，他装聋作哑，压根不睬你。这些“有
文化的精英”，他们知道你没执法权，等你一
报警，警察还没到，他们早溜之大吉。唯有一
次，两人豁出老命，把一群年轻人围了，报了
警，可就在几里外的派出所竟久等不来。等
他们一个小时后赶到，这群人硬被挣脱了。
质问一协警，他们竟说清明路上堵车，开不
上来。可就算抓了，有用吗？不过半路口头
教育几句，草草放了了事——大家都烦了，
唯独这两个老人还在执着。这也越发壮了一
些人的贼胆，虽然这笋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
西。山里人纯朴，你若是游玩，好好刨一根
笋倒也罢了，最怕那些人图省事，又想来得
快来得多，往往不找地下的好笋，只要那些
出头很高本可以长成竹子的笋，全砍了背回
家——因此这竹山已很少有嫩竹子了。说
到最痛恨的一次，两人遇到几个大汉，让他
们别挖了，他们竟说这山是你的？是你的就
把地契拿出来！不然就给老子滚蛋！笋已
管成这样，守山人问心无愧。可几个不识相
的村民，见山上笋被偷了，竟还寻过来说你
们这是怎么管的，村里的钱这么好拿？

时近黄昏，一个人独处于这山间，身心
俱安，万籁寂静，唯头顶传来高一声低一声
的鸟鸣，以及晚风拂过竹梢的“沙沙”声，我
仿佛成了这山中的王。

欲坠的夕阳，透过竹林，露出淡淡微
光，眼前的竹林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头
顶直插云霄的竹子，竹叶斑驳，如一张交织
的大网。而我们更多的人，什么时候才能
走出那张自私的心网呢？

最后的守山人
沈东海

走廊的水泥地
面粗糙不平，长满苔
藓，墙壁也不再是白
色，而是布满土灰色
的斑驳痕迹。眼前
的小菜园杂草丛生，
依稀还能辨认出两
道菜畦。菜园边的
简易厕所倒了，水泥
砖散落在草丛里，石
棉瓦烂了个窟窿，松
散 地 搭 在 水 泥 砖
上。小林的鼻子酸
酸的，眼泪把眼前的
一切模糊了。

模糊变形的杂
草、墙壁在眼里打
转，墙角竟突然出现了一张脸。小林擦干眼
泪，再看向墙角转弯处，什么都没有，难道出现
幻觉了？小林站起身，走到转弯处，恰好与站
着的一个人撞到一起。小林吓了一跳，那人很
明显也吓到了，一个劲地拍自己的胸脯，说：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刚才偷看的一定是她，小林正想责怪那

人，可见那人是个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时，小林只好问了声：“您没事吧？”

老太太没好气地说：“你是谁？坐在那里
干吗？这栋楼早就没人住了。”

小林笑了一下，说：“这里以前是我家。我
小时就生活在这里。您是住在这附近吗？”

老太太抬头仔细看了看小林的脸，说：“我
没见过你，我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了，但我都
没见过你。你在说谎。”说完，撇下小林，绕过
一道墙，走进隔壁的一栋老楼里。

小林呆在原地，她仔细回想这位老人是哪
位老熟人，可时间的影片竟出现了一条断裂的
鸿沟，无法连接。小林想不如去问问，她也绕过
那道墙，一栋旧式三层小楼出现在眼前，格局、
外观都与自己的老家差不多。一楼相当于地下
室，比公路矮，这样的楼房在公路上看是二层，
可是下了公路看是三层。只是这栋楼的走廊里
有一口井，井口被墙一分为二，成了双口井。

这不是李奶奶和王奶奶家吗？两家的楼
房做在一起，共用一口井，小时候自己还曾到
井边玩耍呢。小林像是找到了丢失已久的记
忆碎片，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

老太太从屋里走出来，见小林站在墙边望
着自己笑，冷冷地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小林问：“您是李奶奶还是王奶奶？”
老太太警惕地看着小林说：“李奶奶早就

死了。”
小林愣了一下：“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一点

不知道呢。那您一定是王奶奶了。王奶奶，我
是小林，我小时候还到您家玩过呢，那时候，您
跟王爹爹住，隔壁是李奶奶和李爹爹家，我还
朝井里丢石子。王爹爹呢？”

说完这些，小林的脑子好像被什么击中了
一样。自己搬离这里之前，王爹爹就去世了，
刚才说的都是些什么混帐话啊。

小林刚想道歉。可是老太太盯着小林的
脸，平静地说：“他在屋里，你找他？”

看到小林不知所措的样子，老太太的脸色缓
了下来，招呼了小林一声：“你要不要喝口水？”

小林赶紧说：“不麻烦了。”虽然口渴得要
命，但小林想还是待会去超市买瓶水比较好。

老太太掀开井口的半边木制锅盖，放下小
铁桶打水。粗笨的麻绳在井口不停地下滑，应
该是水桶到了井底，麻绳停住了。老太太晃了
晃绳子，吃力地往上拉。小林想去帮忙，老太
太没松手，继续拉，直到把半桶水拉到了井口。

“老东西喜欢这井水泡茶。”老太太说话
间，还不屑地瞥向屋内。小林看向屋内，只见
屋子里一片漆黑，像个幽深的黑洞。

小林走到隔壁的走廊，老太太也跟了过来。
“这半口井早就封死了。”老太太说。
“为什么？”小林问。
“没人住了呗。这两个老的，都不晓得死

到哪里去了哦。”老太太的语气让小林觉得自
己是个傻瓜。

见小林还在呆呆地站着，老太太说：“我得
去烧点热水了，老头子醒了要喝茶，这老头子
毛病多。”说完又转到墙那面去了。

水泥封住的井口边，放着半边木制锅盖，
应该和老太太用的那个是一对，只是很久没人
用，已经腐烂不堪了。

小林有点失落，准备往回走。老太太已不
见踪影，屋门也关上了，拴铁桶的麻绳湿淋淋
地蜷缩在地上，像条黑色的蛇。

小林发疯似的跑到了公路上，蹲下身大口喘
气。“喂，你怎么啦？”一个妇女摇了摇小林的肩膀。

小林揉揉发胀的太阳穴，脑子里昏沉沉
的。夕阳斜斜地照在地上，把影子拉得老长。

“好渴啊，”小林正准备站起来，想了想问：
“现在还有人用井水吗？”

妇女疑惑地看着小林，好像她是个天外来客。
“镇上家家都通了自来水。地下水污染

了，喝不得的。”妇女没好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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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星空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无月的梦中
湛蓝的天空

没有天空，就没有流泪的星星
疲倦的人群里
是谁在做如此断言
火红的晚霞，正熊熊熔炼着西天
一阵阵血红的苍茫之音
伴落日的余晖，飞溅

风帆垂落，桅杆林立
陌生的海滩
白茫茫一片

红色鸟带血之羽，纷纷飘坠
标志模糊的浪尖
竖起一面面征战的旗帜
熠熠的星光，自沉闷的泛沫中
冉冉升起

风，呜呜刮来
摇撼天空，摇撼土地
摇撼一颗拾贝孩童潮退的魂灵
无罪的天空
无罪的土地
无罪的童心

地平线颤颤倾斜
无数只期盼的眼睛，瞩望你
无数扇半掩的窗户，窥视你

希望的烟云，带着呻吟
弥漫天空，弥漫土地
弥漫水域

颤抖的嘶鸣，滑进
充血的瞳仁
不安，流出苍穹
枪声隐没
最后的疆界，从这里消失
黑夜，从这里消失

一群蓝翎之鸽，从黎明的天际
旋来，海岸的废墟，宁静而蔚蓝

蓝色湖

起风了，黄叶纷纷飘坠
在风中，在雨里
在日出中，在黄昏里
一个永远难忘的岁月

因那方飘逝的蓝色湖
我孤独地走进黑森森的野林
走进一片壮阔而孤傲的土地
一个静默而悲怆的灵魂

高大的森林，遮挡住
辽阔的天空，遮挡住
旷寂的宇宙
森林如海，酸咸苦涩

莽莽的森林，茫茫的咸海
你的存在，象征着什么
我飘浮其上
又意味着什么

头顶似有苍鹰盘旋
叫声凄厉，震颤一颗
惶乱的心灵

心穴如巢，爱
却没有归宿

澎河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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